
路中间有一个人

早春三月，韩国南部的春天春意盎然，到处充满了勃

勃的生机，然而这美丽的春天却是一个多事的春天。君山

地区的前议员在三月份不幸逝世了，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是

该地区的议员补选活动。竞选确实是件够闹腾的事情，什

么样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

们的本性完全暴露了，就连丑恶也推陈出新。就像所有的

竞选一样，参加竞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君山地区再也不那么平静了，被搅得满城风雨。人们有些

亢奋，不过这亢奋是种无奈的被动的亢奋。

通往君山的乡间小路，一辆大巴沿着道路缓缓地驶

来。车内坐满了昏昏欲睡的旅客。这些旅客大部分是去君

山的，并且大部分和这次补选有关系，因为他们是选民，

他们有权利和义务选出他们所信任的领导来。可是，从他



们的表情看上去，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好像只是去

走走过场而已。

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许他们明白这所谓的关心只是

瞎子点灯白费蜡。或许，他们其中有人对这种形式上的东

西深恶痛绝，但是又有什么法子呢？他们没有办法对此视

而不见，因为不管怎么着，这多多少少和他们有一些关系

呀！而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讨厌这些事情，都无法拒绝和

逃避。

社会是张网，人只不过是网中的虫子。

补选虽说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毕竟还是这个国家的

公民呀！他们只要在这个国家呆下去，就无法不去理会补

选的事儿。他们对此表现冷摸。但他们仍免不了谈论这方

面的事儿。有关信息充满了君山的每个角落，这不，就连

车载的收音机也在播放着关于补选的讯息。

“昨天，君山地区参加补选的候选人李秀鹤的支持者

破坏了民主党候选人权武赫⋯⋯”

又是这样的消息，自从补选活动开始以来，人们的耳

朵都被这样的消息磨出了老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

历来所有的丑闻都会同政治一起诞生，它们是孪生兄弟。

如果你对此大惊小怪，也就是在说自己知道的太少了。所

吐温的《竞选州长》谓的竞选，历来都是如此，从马克

中便可略见一斑。

那则消息在车厢内散播着，瞬间便被空气溶解。车厢

内的人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反应，他们并不感到诧异，可能

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吧！他们只是在聊着街头巷



尾、茶余饭后常聊的一些奇事异事，比如什么猪生了大

象，某人生了孩子长了四条脚之类的。虽然只要是稍微有

大脑的人都知道那是无稽之谈，然而，他们乐意谈论那

些，他们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快乐是人生的真谛！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的。如果有

人否认，那么他必定有自虐狂的倾向。

车厢内的人们乱吹胡侃着。

突然车身一震，人们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站

在门边的售票员险些摔倒了。

怎么回事？

车内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向司机看去。

“嗨，路中间有一个人。”

售票员透过玻璃向前看去。

确实，有一个人在路中间背对着车子一动不动地站

着，就像是具雕像。

或许是售票员刚才身子撞在车身上有些疼痛。他的火

儿腾地就冒了起来，他拉开车门几步走到那人的身后，想

破口大骂，并要好好地教训教训眼前的这个不知死活的

人。

这时，背站着的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那是个长得很帅

气的小伙子，不过他的身上透着股很强的野性，让人一见

就会产生一种压迫感。

售票员在看清那人之后，活生生地将要骂出来的脏话

咽了回去，噎得他直翻白眼，他吞吞吐吐地说：“你，你

不是弘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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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条小

弘飚一动不动地看着售票员。那个年轻人

售票员被瞅得心里有些发慌，胸口就像是被一记重拳

击中一样。

“你是不是要大声地骂我，是不是想让我一天都倒霉

呀！”

售票员看着弘飚，喉间滑动了几下，他真的不知道如

何回答才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无论他怎样地解释，结

果都会遭到对方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的。他很是聪

明，没有去解释，没有说什么。

弘飚看着像犯错误的小孩样的售票员，冷冷地笑了

笑，这才说出了他为什么站在路中央的原因。

“妈的，我有些累啦！想搭车，可是我的口袋里一分

钱都没有，我想我拦车你们也不会停下车来。”弘飚说道。

可能你是不会相信弘飚所说的。但不管你是否相信，

但那一切都是事实。

你无法想明白吧！是的，可能正常的人都无法明白。

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弄不好车没搭上，反而

命。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有这么一句话：“林子大了，什

么鸟都有！”

弘飚就是林子中的一只奇怪的鸟。

弘飚在售票员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上了车。



神秘的少爷

到君山，还得经过一条海峡，要乘船。

，他不住地嚼动着嘴

海风轻轻吹拂，几只海鸥在不远的海面上下翻飞着。

弘飚靠着栏杆观赏着上下翻飞的海鸥

中的口香糖。

突然间，弘飚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地直愣愣地站在那

儿，目不转睛地朝前瞅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

原因，只不过是他看到了在身边不远处有一位穿着白色连

衣裙的女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漂亮吗？这有些不确切，如果

光说漂亮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女子都能够用这两个字来

形容。这个女子给弘飚的感觉是不能够用现有的文字来描

述的。如果真的能够用恰当的字眼描述出来，那又怎么会

引起弘飚心灵的震撼！

弘飚看着看着，心中就有种想和这个女子亲近的念

头。然而，他并没有用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方式去认识这

个女子，他采用了一种恶作剧的方式想引起对方注意。

他吐出

可能是海面的风太大了，女子转过身向船舱走去。也

就在这个时候，弘飚做出了特别夸张的面部动作

了口香糖，那白色的口香糖顺着吐在外面的舌头粘在下

，活脱脱的就像是个吊死鬼。然而，他的脸上带着让人

生气又无法生气的笑。

可惜的是，这个女子好像是个瞎子一样，并没有对弘



飚的这种动作有任何的反应。或许，她并没有什么幽默

感。她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对弘飚所做的一切只

回报了一个轻蔑的笑。

弘飚觉得失败极了，心中满是懊悔，却没有将不快挂

在脸上。可能他本来就不在乎这些，他只不过是把它当作

在闲得无聊时所玩的一个游戏罢了。也就在弘飚再次四处

观望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在不远处有个他的同类，那是

一个极其斯文的青年，他正向那女子做飞吻动作。

“妈的，流氓。”弘飚心里骂道，他真的有些看不起那

位。心想，喜欢就上去抱着吻个够，飞吻管个屁用。他想

到这儿，做了个优雅的却极富挑衅性的手势。

那个青年却当做没有看见似的，头偏向一边装作观赏

海景。

船很快就靠在了码头，随着人潮，弘飚下了船，朝岸

上走去。检票员在例行公事地查着票。轮到了弘飚，他将

口香糖吐了出来放在了检票员的手上，对直发愣的检票员

说：“对不起，下次再给。”就悠然而去了。刚才在甲板上

遇到的青年男女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君山的船码头因为补选的关系变得比往昔更为热闹。

李秀鹤手下的工作人员给刚刚上岸的人们发着传单，并不

住地鼓动着人们到时候一定要选李秀鹤一票。然而，他们

所做的一切就像是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没有几位对

此表现出热情，只是顺手接过传单，扫了眼，便继续匆匆

地赶路。毕竟他们还有自己要做的事。

一张传单塞到了弘飚的手中，弘飚拿起来看一眼，随



笑地说：

手揉成了个纸团扔在了地上。对于这些，弘飚才懒得理

睬，对他来说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补选、选举这种

玩意儿似乎离他太远了些。

是的，像补选这种政治活动真的离普通的人好像远了

些，刚才在甲板上飞吻的青年对于人们发来的传单连接也

没接他一步不落地跟在那个女子的身后，就像是只穿花的

蝴蝶，时左时右地在那女子的身边蹦跳着，并且随着女子

走路的韵律和节奏甩动着手中的回力球。他很高兴这样

做，从他那张充满笑意的脸上就可以让所有的人感觉得

到。

那个女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或许，她可能知道，只

不过懒得理睬罢了。她只是径自朝前走着。

就在那个青年对此乐此不疲的时候，扫兴的事情发生

了。

“少爷，小少爷。”有人在大声地叫喊。青年一愣，停

住了。

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点头哈腰，满脸

“少爷，我终于等到您啦！”

青年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中年人，并且对这个中年人的

出现有些不高兴，说道：“你是谁

“我，我⋯⋯”中年人有些尴尬，吞吞吐吐地说：“这

儿不太安全，我们还是到旁边去说。”

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女子已经走远了。

青年望着那女子渐渐远去的身影，想再赶上已经来不

及了，只好跟着中年汉子来到在路边停着的一辆凌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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嗦地说哩

边。

那个中年汉子绝对是个废话篓子，他

了很多。

青年人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他可能还在想着刚才的那

女子呢。

然

但那个中年汉子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招人烦，仍

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说着他的废话。

青年毫不客气地用手在对方的胸口拍了一下，一字一

句地说：“你害得我跟丢了一个马子。”

“马子 中年汉子被青年弄得满头的雾水，他不知道自

己是怎么害得少爷跟丢了一个马子，满脸委屈地看着青年。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的？”青年问。

“是大少爷告诉我的。”

“我爸知道吗？”

“议员，议员先生不知道，是大少爷打电话到汉城去，

太太说小少爷出来了，大少爷一想，你可能会上这儿来

的。”

他似乎对中年汉子青年人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所告知的消息非常满意，向中年汉子伸出了手，说：“拿

来！”

“什么？”中年汉子摸了摸脑袋，他不明白是怎么回

事，只是觉得眼前的小少爷有些神经兮兮的。

“钥匙。”青年笑着说。

那个中年汉子还是很听话地将钥匙递给了小少爷

青年。



多么渴望拥抱她

青年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就打开车门钻了进

去 。

“小少爷，你要干什么？”

“借你的车子用用，跟丢了一个马子，至少也得再追

上一个。”青年发动了车子。

车子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

中年汉子冲着远去的车子大声地喊叫着：“小少爷！”

然而，那青年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似的。

站在那儿愣愣的中年汉子，只听见随风传来的青年的

声音：“你回去告诉我大哥，我出去兜兜风马上就回去。”

青年驾着车子沿着女子走去的方向驶去。可是那女子

就像是在空气中蒸发了一样，青年并没有再次看到她的影

子，他觉得扫兴极了，便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子往前行驶

着。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海边，海边有座洁白的灯塔。

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在夕阳光辉的照射下，海边

的景色显得特别美，碧蓝的海面上无数只洁白的海鸥在浪

尖追逐，祥和与安宁充溢了整个世界。

青年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他停下车子，打开了车

上的录音机，听着音乐，头枕在椅背上观赏着这美丽的海

景。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



。但是，

青年觉得有些乏味了，他下意识地从口袋中掏出根烟

来，就在点火的时候，通过眼角的余光他惊奇地发现在海

边的沙滩上，刚才在甲板上的女子正骑着自行车。

微风起伏，阵阵海浪扑击在岸上，扬起朵朵晶莹的浪

花。风吹动着女子白色的连衣裙，远远看去就像是超凡脱

俗御风而来的海外仙子。

青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青年忘记了点烟，不，现在他已经不需要点燃香烟

了。他连忙发动车子冲到了沙滩上，车轮卷起了朵朵洁白

的水花。

青年将车子驶到女子的身旁，放慢了速度，和少女并

肩行驶着。他将头伸出窗外，看着身边的可人女子，他的

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笑。

很显然，女子对于青年的突然到来有些意外，因为这

打破了她的宁静，也可以说她的领地被人侵占了

她又能够说什么呢？这海滩并不是属于她个人的。她没有

理睬这位突如其来的人侵者，只是在脸上浅浅地流露着一

丝不易让人察觉的不满。

青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只是为能意外地和这

个女子重逢而感到高兴。

女子极不高兴地调转了车头，向相反的方向骑去。那

个青年并没有调转车头，而是倒行着跟着她。他的脸上仍

然流露着笑。

女子感到烦透了，她不知道这个她从来不认识的青年

要干什么，心里也因此感到有些紧张和害怕。



小老婆的女儿

俗话说“乐极生悲”，这句话一点都不错。就在那青

年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到身子一震，车子

在这时也熄火了。

女子便乘着这个机会，骑着自行车急速地离去了。

青年很是扫兴地下了车，一看车轮卡在一堆乱石块之

间。

青年气得狠狠地朝车身踢了几脚。

那个女子骑着自行车在一幢别墅前停下了。这里是她

的家，由此看来她并不是一般人家的儿女，那装饰十分考

究的别墅真是太招眼了。她打开了铁门，将车子推进院

中，走到水龙头前，拧开了水龙头冲脚。

这时，楼上的阳台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是听见铁

打开的响声出来的。她看见了在水龙头前冲脚的女子，

你回来了。”便说：“雁华

那女子叫了声“妈”，便走上楼去。

那个女子说：“等一下，你进城一趟，将

在客厅里，中年妇女一边站在桌前整理着一个包裹，

一边对雁华

这些衣服送给你爸爸。”

雁华似乎很不乐意听到母亲说这种话，她的眉头皱了

一下，说：“等一下爸爸不是派人开车过来嘛，让人捎去

不就够了？干嘛非要我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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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出去走走

雁华的母亲没有回答，仍在仔细地折着衣服。过了半

晌才说：“你不愿意，是吗？”

“妈！我真的不明白，大妈都死了这么多年，你为什

么不搬去和爸一块儿住。”

“我是怕人家说你是小老婆的女儿。”

雁华听后，便再也没有说话了，因为，她也不能再说

什么。她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按照母亲的话将衣服送给爸

爸。

这时，汽车的引擎声在屋外响起了。雁华从母亲的手

中接过了包裹向楼下走去。

议员权武赫的竞选总部内，工作人员们忙得就像是没

头的苍蝇。刚才那位被小青年抢去车钥匙的中年汉子正对

着电话在焦急地说着什么。他是这儿的青年组织部部长，

姓韩名叫韩昌钡。就在这个时候，刚才的那个青年走了进

来。他向四处看了看，工作人员们都在忙着自己手中的活

儿，对于他的闯进，没有谁在意。

青年看见了正在打电话的韩昌钡，径自走了过去，伸

手拍在他的肩头，叫道：“韩部长。”

韩昌钡好像是太过于投入工作了，被吓了一跳，转过

身见了青年，吃惊地说：“小少爷你回来了。”

“我爸在吗？”青年说。他指的当然是议员权武赫，他



的海报。

是权武赫的养子叫做权贤，现在还在汉城的一所大学读

书。

“议员，议员还没有回来。”韩昌钡说道。

权贤听说父亲没有回来，显得很高兴，他笔直地朝里

面走去。

韩昌钡紧紧地跟在后面，就像是个忠厚的仆人。

在他们的前面有道门紧锁着

“这是部委员会议室。”韩昌钡连忙介绍。

“我可以进去休息会儿吗？”权贤笑着问。他的手已紧

握在门把上，将门打开了。

韩昌钡当然是没有任何异议。

权贤走进了会议室，拎了张椅子坐下，将双脚架在会

议桌上。

会议桌上堆着一

他顺手捡起一张。海报上是父亲权武赫的大幅人头

像，那当然也是为了选举宣传用的。权贤拿着海报横看竖

看了会儿，嘴角不由地浮现出了几丝笑容，因为他觉得爸

爸还真有些帅。

就在权贤看着那张海报的时候，门敲响了。一个女工

作人员端着杯咖啡走了进来，将咖啡放在了权贤的面前，

转身就要出去。

“能留下来聊会儿天吗？”权贤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忙

碌着，突然间说道。

女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虽说没有雁华那样的

超凡脱俗，但仍然可以说得上是个挺好看的女人。听到权



贤的话后，她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什么？”

“工作很忙吗？”

“不，不很忙。”

“那么怎么不坐下来聊会儿呢？”

“这个⋯⋯”

“你的手很漂亮，不，你的脸也很漂亮。”

女工作人员更加愣了，她真的不知道这位看起来挺斯

文的年轻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感到有些窘迫，想离

开这儿，可是她竟忘记了该怎样离去。就在这时候，会议

室的门被推开了，走进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是这儿

的事务长，权贤认识他，他也认识权贤，但是他做梦也没

有想到权贤会在这儿。

“小少爷，你来啦！”他显得很是吃惊。

权贤也和他打了个招呼，那位女工作人员便趁着这个

机会溜了出去。

戴眼镜的事务长坐了下来，向权贤介绍有关选举之类

的事情。

权贤对于这些好像没有多大的兴致，他不时地做着小

动作，用手搔着头发。

事务长见到这种情况，停住了，没有再说下去。他皱

着眉头。可能他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同样是议员的儿子，大

儿子权友善那样竭心尽力地帮助议员，跑前跑后地为竞选

做着工作，而小儿子权贤对此却摸不关心。

“我想出去走走。”权贤突然间笑着说。

事务长一愣，有些为难地说：“这儿并没有什么好玩



事务长

的，再说你是第一次到这儿，也不知怎么走。”

“找个人陪我，不就够了吗？”

“这⋯⋯”事务长似乎有些为难，但是他还是同意了，

他冲着门外喊道：“韩部长进来一下。”

“不，不是韩部长。”权贤笑着看着他。

“你是说刚才的那位吴小姐？”事务长疑惑不解地看着

权贤问。

权贤微笑地点了点头

韩部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了，问：“有什么事吗？”

“现在没你什么事，你去让吴小姐过来一下。

说。韩部长疑惑地看了看他们两位，退了出去。不一会

儿，吴小姐便进来了。

“吴小姐，麻烦你领小少爷到处走走。”事务长说。

“我，什么⋯⋯”吴小姐弄得满头的雾水。

权贤在这时已经抓住了吴小姐的手，并往外走去。

“这个，这个⋯⋯”吴小姐还想问什么。

权贤只说了一句：“我们快走吧！”

事务长看着权贤远去的背影喊道：“我想你们在天没

黑的时候会回来吧！”

“说不准，”权贤笑着，他冲韩部长说：“韩部长，见

到我大哥麻烦你跟他说没有见到我。”

韩部长和事务长面面相觑。

“这个杂种！”韩部长低声骂道。

事务长看了眼韩部长。

韩部长将下面的话活生生地咽了回去。



一次不经意的巧遇

“唉！看来外面传说的都是真的。”事务长无奈地摇了

摇头。

他看到了要找

弘飚在街上胡乱地逛着，他在找一个人，可是不知道

那个人死到哪儿去了，他已经找了很多地方，却始终未见

到他的鬼影。他快步进了一家酒馆，终于，

的人。

就连忙塞进了自己

那是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正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

说着什么，样子很是神秘。这神态引起了弘飚的注意。弘

飚禁不住朝他们看去，他清晰地看见那个青年交给对方一

叠文件纸，那人拿起来翻了几页之后

的怀中，并随即掏出个信封递给了他便走了。

弘飚在离他们不远处冷眼看着，脸上露出了一丝冷

笑。他已经猜测出来他们在干什么，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

么。

信封里装的是钱，那个“牛仔服”拿出来，满脸堆笑

地数着。

“喂，你在干什么？”弘飚走了过去大声叫道。

“牛仔服”被吓了一跳，连忙捂住信封惊恐地看了过

去。当他看清是弘飚之后，连忙将钱装进了口袋，向左右

瞧了几眼，小声地说：“弘飚，小声点儿，我都被你吓死

了。”

“多少？分点儿给我。”弘飚伸出了手。



那个青年好像很是害怕弘飚

“牛仔服”看了眼弘飚，极其无奈地分了些给弘飚。

初春的风带着点儿浅浅的寒意将路灯吹得有些昏暗，

弘飚和那个年轻人从酒馆里走了出来。

“你小子，他妈的真行，是怎么弄的。”弘飚问。

“那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你知道去年君山市民联名

抗议修建水泥厂的事情吗？我只不过是将封皮撕下来换上

支持李秀鹤就够了，这也只能骗骗李秀鹤，他是个选举白

痴，如果换作是权武赫就不灵了。”

“你也不怕别人知道，被人砍死。”弘飚开玩笑地说

道。

“李秀鹤有的是钱，难道我赚他点小钱不行吗？再说

没有钱怎么去汉城呢？”“牛仔服”笑着说，突然间他好像

想起了什么事情，连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今晚到你那儿去睡行吗？”

“怎么你又惹祸了？”青年停了下来，吃惊地看着弘

飚。

弘飚笑笑，被这青年奇怪的神态逗乐了，他高兴地说

道：“不是，我哥明天要来。”

“你哥明天要来，这回从哪儿来？”青年也变得有些高

兴。

“好像是日本。”

“你哥知道你退学的事吗？要不要让我告诉他。”

弘飚脸上的笑容在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看着

那个青年，说：“妈的，你敢说看我不劈死你。”

他连忙解释道：“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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